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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篇文章不是从政治和意识形态视角，而是从宇宙哲学或“让形而上学运动起来”的宇宙结构论视角，描述了无政府主义思想。因而它也能够说明为什么美国或所谓的“无政府资本主义”国家不是无政府主义的。当拜登认为特朗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是对美国的污蔑，仿佛美国衰落了一样，但美国仍然领先于其他国家、处于引领地位时，他当然是在给自己找补，但这却揭示了美国不是无政府状态这一事实，否则就是说无政府主义在建立全球霸权了——然而美国是在国际关系中作为国体存在的，例如特朗普承诺与中国搞好关系；另外，奥巴马的理想是建立世界政府而不是发扬无政府主义，是秩序和权力集中的最大化的“一”，而不是多样性。




如今的全球资本主义不是靠殖民地经济，而是市场与政府关系。谁认为美国不在乎政府质量那就错了，因为多党选举制是每个西方国家的基本构架，没有民主选举就没有西方国家。操纵竞选的资本，也不是对一个领土进行殖民，而是对民主程序和政府治理进行干预。谁当选其实跟我们关系不大，但从感受上来说，给民主党投票的肯定是不在乎让美国印度化的，真的，竟然接受把对印度那一套用到自己的政府中来。所有支持民主党的人都认为有钱有威力，自己也能受益，从智力前瞻性和品性上都不高级。但民主党真能给他们带来钱吗？难道马斯克和扎克伯格是笨蛋吗？民主党（政治上其实是右翼）的法西斯倾向会妨碍资本流动，带来金融腐败，所以马斯克和扎克伯格不是简单地赞成或支持特朗普，而是看到有和他一起战斗的需要，或许更多这种资本家会加入进来。这一切都在西方文明的国家框架内进行。




作者引用的关键本文是《失乐园》第二卷，11.890-918，弥尔顿自己写下了无政府状态这一维度，它是和天堂的统治、撒旦的居下反抗形成鲜明对比的创生者。这就是说，和核心秩序神话中的诸对立系列比起来，只有无政府主义没有将战争视为必要的和有意识的。




无政府主义思想作为一种哲学思想也追求叙事统一性。叙事主要是和自我、美德观念的关系，还是和行动原则的关系？叙事统一性最终的落脚点是哪里？当尼采主义同时废除真实和虚假时，它在永恒回归上建立了叙事统一性。这是一个人和现实的关系的终极说法。既不是小市民和有限生存的关系，也不是适应和限制的关系，而是说每个人都是宇宙机器，并承担着宇宙的运动。这在文章中也有所体现。




叙事统一性是一次行动，它意味着，语言什么都不能改变（它只是自我和静观），但语言的错乱本身也许可以被改变。拿扎克伯格来说，他的叙事统一性在于公开他的事业是要干什么，创办Facebook这个社交网站是要干什么，如果它能影响选举，那么它该发挥怎样的影响？




什么叫不纯洁？叙事不统一就是不纯洁。性，作为一种政治叙事就是不纯洁。亚当和夏娃被引诱着吃了知识树的果子，这在弥尔顿的《失乐园》里都是次要的。只要把人建构为一个性的主体，那么无论是谈论性自由还是性的社会禁忌就都是不纯洁的，更不要说性议题的色情化和娱乐化。对欲望革命的攻击污蔑，是更加不纯洁的，欲望革命和性叙事无关。那些以破坏欲望革命为使命的“秘密警察”经常标榜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作为拉康主义者），但他们在阻挠共产主义运动本身（因为德勒兹提出的欲望革命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方式，拉康却直接反对把自己的理论转化为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也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把自己丢进了死机器，搁那里浪费生命和精力。




过于魔怔和抽象，定然无法保持叙事的统一性。要看到，网络上的“秘密警察”和国家也是冲突的。他们并不希望国家强大有力，而是希望削弱国家的力量或鼓吹军国主义，同时将人民视为潜在罪犯，通过源源不断聚焦于人民的罪行来给自己的私利开出一片兜底性空间。比起物质资料生产，他们更多是想把人民和生活追求变成“秘密警察”的客体，这甚至已经不是在说人民和政府了。这样一来，他们就认为自己可以逃脱法律制裁，仿佛任何情况下只要把人民架上火堆，他就解决了自己的问题、就不是社区或帮派的法西斯主义的主导者和出谋划策者、就没有凝结社会腐朽反动力量。这完全就是践踏法律，把蒙昧、原始当现代，以至于他们自己都没有发现只要涉及叙事统一性就会牵涉法学问题。魔怔人必然是虚弱和心虚的。
















对弥尔顿的反政治论解读




超越意识形态与堕落场景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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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文集里的文章是在槲寄生枝下构思和创作的。后者提供了一种许可，一种不受法律约束、只受共同参与者愿望限制的快乐许可。这个圣诞节的习俗仍然是一种减弱的象征，是农神节的遗物，在冬至的庆祝活动中，一切都暂时被解除了：法律被搁置，劳动停止，阶级差异消退，控制停止。反过来，农神节——古代被压抑的能量的安全阀——本身就是原始自由时代的遗迹，是全球神话中的人间天堂，其特点是完全没有控制。下面的文章希望通过这个尘世天堂的更新来促进人类的再生。




如果，正如德波所坚持的那样，“革命理论现在是所有革命意识形态的敌人，并且知道这一点”，那么，远见卓识就反超了革命意识形态，因为后者仍然不够激进。全面革命必须超越意识形态，通过狂喜的愿景来恢复其根源。因此，这些文章审视了“事实”与“虚构”、历史与神话之间的界面上的重要问题，并从不同的话语秩序中汲取材料。
















文章的目的是颠覆并爆破西方文明中的一个核心秩序神话。颠覆行动通过将这个神话中的元素带入其逻辑结论而发生。在这个过程中，我希望发现一种新的“政治”，或者实际上是一种反政治的概念基础。




为这一过程选择的神话涉及宇宙创造和随后的人类堕落。这个神话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原因有二。首先，它是异教和基督教共享的神话遗产的共同组成部分，因此在西方文化中起着至关重要的秩序作用。其次，除了提供对宇宙和历史结构的解释之外，它还为定义服从和不服从的性质和意义提供了一个基本的范式。因此，它是一个极权主义的解释性网格，但它本身包含了可能导致其崩溃的因素。




为了了解这个神话，我决定把分析重点放在一个特定的文本上——约翰·弥尔顿的《失乐园》。选择这篇文章的部分原因是它的清晰，但主要是因为它构成了相关西方神话的主要综合。在这首诗中，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创世神话被明确地与异教的神话相结合。弥尔顿从奥维德的《变形记》中，综合了对圣eeeee经的解读，《变形记》本身就是古代神话的概要。




诗中叙述的事件仍然是熟悉的，在当前的语境中并不完全相关。撒旦和他的同伙企图通过反叛的军事行动废黜上帝，但没有成功。结果，他们被逐出天堂，下地狱。上帝创造了地球，特别是人类，为了填补被驱逐的堕落天使留下的空白。撒旦进入伊甸园，引诱亚当和夏娃吃知识树的果子，这既是复仇之举，也是一场推翻上帝宝座的新战役的开场。作为对这种罪过的惩罚，他们被驱逐出天堂，被迫居住在一个充满罪恶、短暂和死亡的世界。这些事件在这里是次要的。




从这个叙述中出现的真正重要的一点是宇宙结构或秩序的概念。在地球被创造之后，宇宙基本上被从摩尼教的视角看待。两股巨大而对立的力量——上帝与魔鬼，或善与恶——为争夺世界的控制权而战，这场冲突的结果取决于是否将第三种因素——人性纳入其中。这两种对立的力量都必须把人类争取到自己一边。然后，人类就可以转化为对抗敌对力量的战斗部队。然而，无论结果如何，对人类来说，结果都是一样的。胜利的一方将要求其前部队绝对屈服和服从。




在考虑这部编年史时，我不可避免地问道，为什么蛇被选为诱惑者的形象。




蛇经历蜕皮的过程：为了生长，它周期性地蜕皮。当然，许多动物——通常与季节相结合——蜕皮或换毛等等。但是，当其他动物零碎地、不知不觉地经历这些过程时，蛇却一次性、完整地蜕皮，留下看得见的外壳。此外，尽管这一过程促进了生长，但它并不涉及基本的生物变态。蛇保持原来的形状，但只是把死组织从活肉上脱下来，留下一个新鲜的、色彩鲜艳的新皮肤。




堕落情景的中心交换现在可以具体化了。蛇是一种周期性蜕皮的生物，它引发了一种过程，即无毛的人类永久地用衣服覆盖自己的皮肤……但请注意，这一交易中心的关键错位。在蛇身上，凭借它的蜕皮能力，人类可能认为这是一种象征性的或类比的方法，可以摆脱他们作为上帝造物的身份。但控制的力量确保了堕落将使人类和蛇之间的关系如此疏远。神对蛇说：“我要使你和女人，你的后裔和她的后裔为仇；他必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创世记3:15)。虽然上帝的绝对统治已被破坏，而地狱也成了撒旦的居所，但随着西方文明的全球超级机器陷入进一步的危机，堕落场景的遗产变得越来越明显。其他看似更直接的掉转尝试同样不真实；尤其是考虑到他们那虚幻的行动光环。渴望蜕化的冲动仍然是不真实的，只要它被困在堕落场景的参数中。




然而《失乐园》超越了这些。当我们意识到用倒三角形来构想宇宙结构的楔形视角已经被推广到如此程度，以至于它现在构成了表述西方现实的中心方法时，就可以看出它的重要性。斗争不仅是人类灵魂的善与恶之间的斗争，而且(仅举几个例子)是社会的法律与无法无天之间的斗争；世界的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统治阶级和无产阶级；超我和自我的本我……这个名单可能会无限期延长。




然而，在每一个例子中，某些共同的特征是可以察觉的。神-撒旦-人类三重奏，以及他们同时代的所有类似物，在楔形范式中可以被表示为控制、反控制和被控制的力量。控制力量创造和指挥一个等级权力结构。反控制力量，通常是控制精英阶层中心怀不满的一小部分，试图推翻统治的控制力量。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表面上让被控制者，也就是控制者的受害者，对控制者失望。为了争取被控制者的支持，反控制者可能承诺从控制中解放出来。但这只是一种虚幻的诱惑。反控制势力对全面革命不感兴趣，而是对政变感兴趣；他们对消除强制和等级制度不感兴趣，而只是想取代当前的控制者，自己夺取权力。被控制的人，无论顺从还是反抗，都是受害者。由于楔形范式的普遍应用，这仍然是今天被控制的令人衰弱的僵局。显然，他们太弱了，无法自己打破控制的链条，他们注定要在永恒的顺从和无休止的背叛反抗的交替游戏中成为棋子，这种情况将一直持续下去，直到人类的范式被完全颠覆和爆炸。




在完成这项任务时，对《失乐园》的反政治解读提供了许多必要的材料。为什么是反政治的解读？这一项具体表示什么？我所说的反政治并不是指一种假装没有意识形态维度的方法。不过，我指的是一种不涉及政治的方法。《简明牛津词典》将政治定义为“政府的科学和艺术”，政治是“国家或政府的”。因此，在这个定义中，政治实践仍然是治理的意识形态，因此它仍然适合于控制和反控制力量的共同话语领域。因此，在试图超越这一领域时，有必要构建一种反政治，一种无政府主义的实践，这种实践与那些以解散而不是夺取权力为目标的人更为密切相关。




一旦在思想上从对统治和秩序的政治痴迷中解放出来，新鲜的前景和意想不到的观点就会立即展现出来。在这个特殊的例子中，反政治方法论通过对《失乐园》的异端解读，发现了范式的肤浅、脆弱和相对新近性。如果不考虑政治因素，很容易就会发现宇宙并不具有楔形结构，而是(至少)具有四重结构。




在这首诗的第二卷中，撒旦在与他的恶魔同伙协商后，决定离开地狱，前往地球，以加速人类的堕落。他说服女门房打开地狱之门，我们被告知：




忽然间，在他们眼前出现


一片茫茫混沌的神秘景象，


黑沉沉，无边无际的大海洋，


那儿没有长度、阔度、高度，


时间和地点也都丧失了；由于


最古老的“夜”和“混沌”，“自然”的始祖，


从洪荒太古就掌握了主权，


在没完没了的战争喧嚣、纷扰中，


长期保持无政府状态，


并依靠混乱、纷扰，以维持其主权。


冷、热、燥、湿四个凶猛的战士


在那里争霸，还带了未成形的原子


去参加战争。那些原子围绕各自党派的


旗帜，荷着各种各色的武器，


或轻、或重、或尖、或平、或快、或慢，


群集纷纭，多如巴卡或西陵


热地上的沙，被招收来加入斗争的风，


加重了他们轻捷翅膀的重量。


混沌王坐着作裁判，由于他的判决，


增加了混乱，他靠混乱而统治。


其次是“机会”，作为高级裁判，


总管一切。这个狂乱的深渊


是“自然”的胎盘，恐怕也是坟墓，


既不是海，也不是地，不是风，


不是火所构成，而是这些元素的


纷然杂陈，产生了原子，


因此必然不断纷争、战乱，


一直到那万能的创造主把它们


用做黑色的材料去建造新世界。








那时那深思熟虑的魔王站在


地狱的岸边，向那狂乱的深渊


观看了一会儿，思虑前去的航程，


因为他要渡的不是普通渡口。




(第二卷，11.890-918)




在这一卷中，弥尔顿结合了基督教和异教徒的元素，后者显然来自奥维德。但在综合这两种神话传统的过程中，他实际上超越了两者。在圣经和奥维德的叙述中，神圣的创造命令将整个混沌的原始物质转化为一个结构化的宇宙。神的力量是无所不在的，它的创造行为不会留下任何剩余的混沌物质。然而，在这里，弥尔顿提供了一个现存的混沌或无政府状态的愿景。虽然他的基督教观点，必然是一种控制的观点，显然限制了他的表现的针对性，但他的一些评论是很有启发性的。




首先，尽管他的意象仍然局限于对统治、冲突和战争的政治关注，但应该指出的是，与天堂和地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里有几个拟人化的“统治者”：长夜、混沌、无政府状态和机遇。此外，正如它们的名字所表明的那样，这些品质在任何政治意义上都很难说是统治。混沌和偶然性都被认为是裁判员，这必然意味着存在某些必须遵循的准则和规则。这不是一个完全无法无天的形象。然而，将混乱和偶然等术语与仲裁的概念结合起来，意味着这些规则不是绝对的，也不是强加的，而是可以变革的。混沌和机遇所主持的比赛是用军事术语来描述的，但这又一次显得不那么严重，更滑稽，而不是诗中其他地方描述的神与魔之间的冲突。虽然后一种冲突仍然与永久征服的可能性有关，但这里的交战元素涉及一种否认统治基础的冲突：“这些(原子)最服从谁，他就统治一会儿。”治理的短暂本质削弱了权力，无论如何，这些“主体”自愿坚持，与控制力量的强迫服从形成对比。




其次，应该注意宇宙的结构，正如上面的文章所揭示的那样。弥尔顿将混沌的领地描述为“自然的子宫，也许是她的坟墓”。混沌孕育了自然，也可能带来死亡。通过自然，弥尔顿指定了所有的创造物，包括天堂、地球和地狱，以及它们所有的居民。在解释这一点时，重点应该放在“创造”这个词上。应该记住，上帝(控制力量)创造了恶魔(反控制力量)和人类(被控制的力量)。他们是他的创造物，他召叫他们存在，并决定(实际上是预定)他们的身份和角色——因此他有绝对的权力。但是，正如这段文字所呈现的那样，他制造它们的原材料来自混沌的原始领土。本质上，它们是由混沌原子组成的。因此，打个比方，如果上帝的创造物开始放弃它们被赋予的身份，并通过生物降解的过程，开始重新融入现存的无政府状态，那么混乱就可能成为自然的坟墓。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将经历一次彻底的革命性转变；不再是被操纵的创造物，他们将成为独立而又集体的创造者。因为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宇宙中至少有四种基本力量：神-撒旦-人类-无政府状态；或者，控制的力量，反控制的力量，被控制的力量，和不被控制的力量。我说至少四个，因为最后一个分量不具有任何单一相干性。弥尔顿对无政府状态感到震惊的是它的多样性和增殖能力。与其他有限和限制性的区域不同，它代表了无限的可能性和潜力。它代表了一种积极的无政府状态或无序，而不是秩序的JI QUAN 主义，《简明牛津词典》将其定义为“等级、行、阶级”——一种固有的等级概念。弥尔顿含蓄地认识到这种无政府状态的积极本质，当它与他创造的，用来描述撒旦在地狱之都的“大乐园”相比较时。Pandaemonium是无政府状态的消极方面，无政府状态是无法无天和邪恶的场所；与之相反，混沌是无政府状态的积极方面，是多种可能性的场所。




正如芭芭拉·C·斯普劳尔的选集《原始神话：创造世界》所指出的那样，所有的宇宙起源论——不仅仅是西方的——对控制人物出现的原因保持奇怪的沉默，控制人物将无政府的、天堂般的、生态一体化的“自然状态”转变为分层的、压迫的、强制的创造秩序——原始状态。马克思试图从物质条件和生产条件的发展中找出这些原因。但是弗雷迪·帕尔曼，在他不朽的《反对他的故事》中反对利维坦，从而提供了一个更有说服力的解释。当无政府主义的团体沉浸在美好的梦想、愿景和使命中，无意中把太多的权力交给了一个人，而这个人暂时被分配了维护维持物质生活的(对他们来说)附属和琐碎的机构的任务，控制人物就出现了。心烦意乱的社区意识到，强大的个人通过不断履行被贬低的维护职责，逐渐积累了权力，但为时已晚。个人构建了一个等级制度来促进他的责任，而这个等级制度最终被用来奴役自由社会。随着机构的扩大，变得越来越没有人情味，它获得了自己的动力，变得难以管理，即使是表面上的统治者。因此，它的自然神论，绝对的力量，然后被投射或转移到宇宙本身。




这个过程的一个版本出现在《失乐园》中。混沌并不是一种有意识的或好战的力量，因此对神性的入侵仍然很脆弱。当混沌向撒旦描述宇宙的结构时，这一点变得很明显：




我住在这片领地里，尽力保持它，


这古老的‘夜’的主权一天天缩小，


因为内讧频仍，致令四面八方


都向我蚕食；首先是地狱，


拘禁你们的地狱，从下方


向我们拓展广大的地盘。


其次是天和地，也向我侵占，


最近你的部队坠落下去的


天的一边，有金链系着另一世界，


就悬挂在我的头上！




（第二卷， 11.998–1006）




被内部兴奋所吸引的混乱未能阻止其领土被控制部队吞并。弥尔顿将这种混乱称为“破碎的敌人”(第2卷，1.1039)。事实上，即使允许撒旦通过这一领域进入地球，也会导致进一步的领土损失。在撒旦的足迹之后，罪恶和死亡建造了一座拱桥，让恶魔更容易进入地球。当然，这是在上帝的同意下发生的。在这段经文中，控制的力量是如此强大，甚至反控制的力量(撒旦)的反抗也是被支持和允许的。反控制类型的反叛并非对控制力量有害：它是被允许的，因为它实际上强化了权力结构。




从反政治的角度来看，其含义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无政府状态必须恢复活力，变得有意识和警惕。从各种形式的强制和等级制度中解放出来，包括其在楔形范式中的形成，只能通过一种专注和明智的无政府状态来实现。另一方面，必须发展技术，使被控制的人能够体验到社会心理生物降解过程，其释放的宣泄作用，从而重新获得他们作为不可控制的遗产-真正失去的天堂。通过这两个互补的过程，应该有可能实现迫切需要的社会生态。但是如何启动这些过程呢？显然，这是一个巨大的主题，显然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不过，我将尝试提出一些可能得到发展的建议。




作为控制的反对者，我们不应该采取居下者之对抗的立场(就像反控制的力量一样)，也不应该把自己等同于被压迫者(被控制者)；相反，我们应该把自己置于无政府状态的矩阵中，变得不受控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发展一种解放的实践，它同时促进整个控制情结的瓦解，并激发其他人在无政府状态中的创造潜力。我们既不是恶魔，也不是人道主义者，而是无政府主义者。我们神圣的原则不应该是自然神的力量、恶魔的力量，也不应该是人类社会，而应该是积极的、创造性的混乱(一种自然的“秩序”，秩序的倡导者将其称为无序)。混沌与生态秩序是同源的，社会生态构成了生态秩序中特有的人类成分。










作者：约翰·摩尔




节选自《无政府主义与狂欢：平安日的愿景——走向无政府主义的文化生态》，并进行了段落重组与编辑




      

    

  